
职场漫画

都是看人脸色吃饭的，那种苦，咱们诉诉吧！

做编辑多年，做的书不少，卖得

好的没几个。领导要求我多上网和年

轻作者沟通，谋求畅销选题。 我读的

网络作品不多，原因简单，看过不后

悔的少。 但领导发话，我就得当成任

务，寻找些可能卖得好的稿子。

征稿函一发， 我的邮箱爆满，QQ

上好友不断。想不到这个年代的文学

青年居然如此之众，且对文学的渴望

超乎想象，让我信心大增。

我读的第一部稿子是个纯书信

体的长篇， 男女互通情书的形式，文

笔尚可，但故事想不出个所以然。 我

说这样的书我不能做。 对方问为什

么？我说没有可读性。对方不高兴了，

他说：你不懂，这里有徐志摩的才情。

因为我不懂，所以几天没理他。 他不

放弃，反复跟我重复他的才情。 最后

没有办法，我编了个理由，把自己都

弄笑了，我说：徐志摩的书卖得不好，

没有市场。

第二篇稿子的作者有些来头，是

山东某县文化馆的，刚参加工作的学

生。他说：你把我的书出了吧，你出了

我给你买房子，在山东买房子，因为

我在山东。对于敢于付出这样代价的

作者，我就不敢看稿了，怕自己贪念

多了，也逻辑混乱。

第三个作者是贵州的，给我的是

篇都市类的长篇，他说：你做的这本

小说，将会载入贵州的历史，要知道，

贵州至今未曾出现过如此轰动的作

品。 对于他的未卜先知，我恐惧了，只

能选择了放弃。

这让我想起刚毕业的时候，我供

职于一家报社，负责副刊，刊载的内

容主要是一些文艺作品。 当时有一位

七十余岁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拿着

一张同我负责的那个版面一样大小

的纸张。 他打开，那是他一生所作的

七律。 他说：我按你们的版式都排好

了，你照着印就行了。

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纯

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的今天，还有大

批的青年， 在文学的边缘固执地徘

徊，实属意外。 我有种担心，他们会不

会凭着他们在爬格子中磨练的耐性，

继续在孤傲、卑微及混乱中坚守着他

们的执着， 而成为那位垂幕的老人，

在文学路上，追寻一生呢？ 这么一想，

对那些天天散发着渴望成功的文学

青年们，充满了一种恐惧感。

叶明影（编辑）

恐惧

媒来眼去

赛宁（酒店管理员）

桑拿房的小姑娘

酒店轶事

作为高星级酒店，附设的桑拿房是少不了的。 当

然，社会上一般的看法，对桑拿房总是带着有色眼镜

的，即便里面是干干净净的，也总会有人以为肯定藏

污纳垢，这事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清者自清罢了。

对于在桑拿房里工作的服务员来说，特别是女服

务员，压力总会格外的大一些。 这些年，桑拿房里的服

务生特别难招，都觉得传出去名声不好听，所以，作为

补偿，工资也会比一般的服务员高一些，即便这样，桑

拿房的服务员流失率也还是很高。

但桑拿房里，却还是有一个做了 3 年的小姑娘，堪

称是最老的员工。 小姑娘刚来的时候，才 18 周岁，什

么都还不懂，问她愿不愿意去桑拿房，先是迟疑着，后

来听说那里工资高，就同意了。

桑拿房里的工作，虽然强度不大，可是，长期呆在

高温环境里，也不是轻松的差使，再加上客人的要求

多，所以，干了没几天就辞职，或是被客人投诉扣工资，

是常有的事情。 可是， 这个小姑娘却从来没有过这样

的情况发生， 总是勤勤恳恳的工作， 碰到有加班的机

会，总是第一个申请，最多的时候，连续几个月都不休

息，每次发工资，几乎都是她的奖金最多，甚至，一个人

能顶上别人两个人的工资。 后来大家慢慢熟悉了，才

知道，小姑娘的弟弟还在念书，学费全都是她赚的。

时间久了，有些熟客过来，偶尔会提出要带小姑娘

出去吃夜宵啊什么的， 但小姑娘从来都不会答应。 而

有些客人，也会暗地里给她塞小费，但制度里写明了不

该拿的，小姑娘从来都不拿。 在她眼里，世界就是桑拿

房那么大，但这个世界却是好简单的，简单到，她一心

想着多做事，为客人提供好的服务，然后，获得较高的

工资和比较多的奖金，再将那些钱省出来，隔段时间寄

回家，她就会很高兴很高兴了。

和任何一个地方一样， 酒店的桑拿也是塑造人和

影响人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 真的见过很多小丫头在

桑拿房里，受不了各种诱惑变坏了，但也有很多人坚持

了下来，并且，始终坚持着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小姑娘

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做了这几年， 酒店里很多人甚至

还都不知道小姑娘叫什么，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一个本

分、勤劳、顾家的好姑娘，也许，这就够了。

做了几年的导游，感觉这行真的

很好玩。 收入也不错，虽然累点。

这次，我又拿到个行程单，一水

的上海人，是个合资工厂组织的旅游

团。

随着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

熟悉了那套程序，知道旅行中最不能

买东西，于是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

做。但是我总是很幸运的遇到很多好

团。 这不，知道了他们都来自喜欢精

打细算的上海，我更是加了一层的小

心。 把实话告诉了那些团员们，说到

了地方买不买东西都行，但是希望大

家配合我签个字，因为我要拿到社里

交差的。

带他们玩了半天，感觉这些上海

人为人大方并不小气。 大家和我处得

很好，说说笑笑就玩过了石林。 回程

我们进了七彩云南， 到之前我就说，

没必要买东西，进去玩玩就好，里面

景色还不错，我们要在这里就餐。 可

等我办完自己的事情， 回到他们中

间，就被几个大姐拉住，叫我去给她

们参谋买玉。 因为早知道云南及缅甸

是著名的硬玉———翡翠产地，想买些

小东西去送朋友，花钱不多，也拿得

出手。 我跟随她们，挑了些看着很漂

亮的 B 货， 也就是用酸洗过杂质的

玉，不是假的，但是因为洗过底，不能

升值，只是装饰品。和同级别的天然 A

货比，很便宜。 现在大多数人戴的都

是这种。 我做参谋，大家买了些玻璃

底的手镯和小挂件。 没花多少钱，我

也一再告诉他们不要买那些看起来

很绿的玉，那是玻璃做的或者洗底注

了颜色的假货，又顺便还教了他们点

鉴别玉的方法。 大家都买的很高兴，

上车还拿着互相传看。 我知道这里的

玉虽然比路上那些店好，但是价格还

是高了些，就压着几个要买大东西的

游客，使着眼色叫他们别买。 我想，如

果我去外面旅游， 被别人当猪宰，心

里肯定也不是滋味，以心换心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逛了市内的花

市，满目的娇艳。 他们看到许多市民

在里面讨价，让我去和小贩们讲。 高

兴的买了几大箱的鲜花，又缠着去旁

边买玉。 虽然在这里我拿不到提成，

可经常打交道， 老板们都会给个面

子，我来买时让个好价格给我。 钱是

赚不完的，关键是大家开心。 有乐就

好。 送他们回机场的路上，有人拍着

自己的口袋说笑，讲她们买东西时的

趣事：“我的钞票啊， 在口袋里跳，我

捂都捂不住，它就要跳出来啦。 ”听她

神形惧备的描述， 一车人也笑的开

心，我也开心，因为又拿到了他们厂

下一批旅游的名单。

非非（导游）

捂不住的口袋

在路上

海绮（保险代理）

准客户

险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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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劲头

健身故事

天天被顾客的唧唧喳喳所环绕，很烦很快乐！

成名的渴望超乎你的想象。

走在路上的感觉，很烦，很爽！

女人看女人的目光，是否都带着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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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进保险行业不久，销售经验一片空白。 那天，

我糊里糊涂地选择了医院做我的开拓场所， 我当时

想，这里病人多，他们应该最需要保险。

可是，出乎我意料，我见一个被拒绝一个，有客气

的，也有不客气的。 过了很久，才在长廊里找到他———

我认为的准客户。

他看起来三十多岁，英俊的脸上有些蜡黄，明亮

的眼眸里闪出些忧郁，结实的身躯已有些虚弱，个头

1.80 米左右，光着头，穿着病服，捧着一本书在看。

三十多岁，意味着年富力强，有经济能力！ 看看长

相，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象老总！ 看态度，他很和善，易

接近！ 根据衣着，一看就是个病人，病人应该知道医疗

费贵，一定有保险意识！

于是，我靠近了这个目标，并递上了我的名片。 他

接了名片，看了看，放在书页里当书签。 他问：“入行不

久吧？ ”我脸一红，他怎么一眼就看穿我？ 我只好老实

回答是。 他说：“你说吧。 ”“你需要保险吧？ ”我一说出

口，就在心里撑了自己一嘴巴：又没经验！ 这是封闭式

提问，万一他说不要呢？ 我不是没话说了吗？“当然需

要！ ”他很干脆地说。

我喜出望外，连忙说：“你需要重疾险吗？ 看来你

病得不轻。 ”蠢驴！ 我在心里又踢了自己一脚，哪有这

样实话实说的？“是的，我患了白血病，还可以买你们

的重疾险吗？ ”他索性放下手中的书来和我说话，我心

中又一喜，即刻回答：可以的，我们的重疾险中就有保

白血病的。我问：你需要买多少？他整张脸布满了阴郁

说：已经不能买了，虽然不能买了，但我还能工作。 他

扭过头对我说：“我要回病房打针了，你要认真学习保

险法和保险基础知识，凭你的勇气和真诚，你会是个

很出色的保险营销员的。 ”他起身离座而去，在他坐过

的地方，有一张名片，我拿起一看：某某保险公司营业

总监张军，我愕然了许久。

觉得鞋子有些松， 走出健身房，想

了想，突然惊呼：哦，已经十年了。 穿了

十年的运动鞋，深蓝间桃红鹅黄的帆布

面，软胶底，很舒服漂亮。 十年前，就在

健身房旁的李宁专卖店买的，好像不到

一百块， 还送了一双橘红色的袜子，于

是，一穿十年，难怪开始松动了。

穿了十年的， 还有那套蓝色运动

衣，黑色七分裤，紧身，显身材，当时比

较时髦，穿上后很喜欢，从镜子里看到

自己的身材，也算业余偏上，马上沾沾

自喜。 当时和同事一起跳操，之前是自

己一个，后来拉上她陪伴。 不久她怀孕，

又回复一个人，就这样，独来独往，断断

续续到现在，从月卡到季卡半年卡年卡，

越来越奢侈，从春到冬，从一年到十年，

年年咬牙坚持。 突然想起有句话， 铁打

的营房流水的兵，健身房也一样，不过，

幸好自己还没归属到流水那边，算不算

铁打未知数， 但到今天兴趣仍有。 每次

跳操都很开心，不说教练健美动作优美，

光看身边的跳友们，每次都有新发现。

今天来了一个婆婆， 应该是“七零

后”，年庚七十多岁呀。 半弯腰，头发花

白， 手脚僵硬。 疑惑她怎么可以跟着我

们一起跳，后来发现，不管什么动作，她

都一个姿势，手脚左右摆动，腰上下抖

动。看着好笑，又不好意思笑，精神可嘉，

真难为她能坚持一个小时。 另一个小美

女，脸蛋一级棒，动作却不敢恭维，阿婆

就算了，小美女为啥不认真学学？看着她

前突后拥的艰难样，几次欲上前纠正，又

打消念头，人家靓仔教练都当她隐形，我

算哪门子高人？ 人家“七零后”的婆婆才

真是高人一个呢！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

韧劲头吧！ 比如说我，十多年过去了，和

老朋友们还是经常在健身房里， 兴趣勃

勃地见面、聊天；“七零后”的那个阿婆，

也一直如此地执着……这样的韧劲头，

也许正是生活中一种最耐人寻味的细枝

末节吧。


